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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路上，面對各種處境，我們都能微笑以對嗎？ 

試以「微笑以對」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微笑以對 

6B(2019-2020) 言錦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5*) 
 

 我見她時，她總是那樣笑著，眉頭舒展著，好似沒有一絲愁緒，眼底盡是溫柔和

美好，面頰上兩個淺淺的梨渦，讓人不禁想要陷進去，嘴角微微勾起，滿是歡喜和從

容；直到我再也無法看見她時，她停留在我腦海中的模樣，也依舊是微笑著的。 

 

 初見她時，是在醫院。剛剛成年的我或許是迫切的想要掙脫父母的懷抱，尋找所

謂生命的真諦，獨自一人搬了出來。脫離管制與束縛的我像是脫疆繩的野馬，徹底失

去了正常的飲食和規律的作息，因此我得了胃炎，住進了醫院。我將一切都歸咎於我

那整天吵著離婚的父母和那凡事都要依賴我的弟弟，我想他們或許都只愛自己吧，父

母總是無視我的需求和渴望，我時常感嘆著命運對我的不公和弄人的造化，我嘆息著

自己悲慘的際遇和無奈的人生，一切的一切在遇見她之後，顯得我當初的想法是那般

的幼稚和可笑。 

 

 夜裡，我總睡不著，無非是刷著手機看著朋友們的動態，總是仰慕著這個，嫉妒

著這個，我總覺得誰都過得比我幸福。我正悲天憫人的沉思著，一旁傳來陣陣輕微的

悶哼聲，如同惱人的蚊子般讓我不甚煩躁，我語氣不善的出聲︰「能不能安靜點，現

在很晚了。」空氣彷彿凝固，許久不見傳來聲響。直至我以為是自己的幻覺，一道微

弱的聲響才從隔壁的幕子後傳來「對不起，你…能不能和我說說話…，我…」我甚是

無語，出聲打斷好︰「要說你自己說，我沒什麼和你說的，都幾點了。」我以為她會

繼續沉默下去，然而她卻用那始終氣若游絲的聲音開始說了起來，似乎也不在乎我是

否在聽，只是迫切的想要將一切都娓娓道來。 

 

 「我一直覺得自己可幸運了，四歲以前我是孤兒院渡過的，院長阿姨對我很好，

因為我喜歡畫畫，竟然單獨請了老師來教我，希望我能夠追逐自己的夢想和興趣。就

這樣，又過了兩年，我被一對夫妻收養了，成為了他們的寶貝，他們還讓我有了一個

哥哥，處處照顧我，寵愛我。我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讓我幸福的一切。或許是老天爺覺

得我太幸福了吧，他想要收回一些，於是我得了白血病，父母帶我走遍了許多的醫

院，花掉了半生的積蓄，我記得那是存著買房的。可惜我的白血病是先天性的，再者

因為領養的緣故，也很難找到適配的骨髓，我就這樣一直在病房住著，父親是建築工

人，母親在市場賣菜，他們工作的愈加頻密了，甚至還打起了散工，只為了支持我這

樣一直活著。我從未想過放棄，我就這樣一直堅持著。我總覺得世上最幸運的人就是

我了。我以為自己是不被愛的，可是我擁有了疼愛我父母，我以為自己是孤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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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得到了陪伴我的哥哥，我以為自己不夠再看見這個世界的，可當我睜眼，窗外的

陽光灑在身上，樹上的鳥兒嘰喳的叫喚，我卻是又再次得以擁抱著這個讓人嚮往的世

界，你說我快樂嗎？快樂啊。你說我滿足嗎？滿足啊。你說要是有一天我走了，我也

是面帶微笑著，揮揮手，像天使一樣離去的吧。你說……」 

 

 本來就輕微的聲音，此刻逐漸降低，慢慢的整個病房只能聽見她悄悄回復平穩的

呼吸聲和我的猛烈的心跳聲。我以為自己會伴隨著她的聲音逐漸入夢，如今竟是徹夜

難眠。我掀開被子，輕輕下床，緩緩拉開她的簾子，窗外的月光打在她的臉上，顯得

份外柔和，臉上細細的絨毛清晰可見，睫毛微微捲起，額前的碎髮被汗水打濕，似乎

是因為疼痛。我若有所思的看著她手臂上的若干個著色的小點，和她捲縮的身子，心

中划過一絲莫名的情緒，我伸手幫她壓了壓被子，只看她的嘴角揚起一個淺淺的微

笑，我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整夜望著蒼白的天花板，思考著，整理著，似乎有什麼東

西正在破土而出。 

 

 清晨的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昨夜我並沒有拉上我們之間的隔簾，我看著她輕揉著

眼睛，睡眼惺忪，她看見我，一怔，說道︰「昨晚，謝謝你了。」我沒反應過來說

道︰「你怎麼知道我有沒有在聽你說話，我要是早睡了呢？」她笑了，明媚陽光，對

我說著︰「昨夜裡，你可是幫我蓋被子了呢。」我看著她有些得意的笑容，才意識

她，她也不過是個孩子，比我小約兩歲的模樣，正是應該好好享受，盡情玩耍的年紀

啊。我突然有些沉默，看著她，我說︰「你真的快樂嗎？你就沒有質疑過命運對你的

不公平嗎？你難道不羨慕比你更加幸福的家庭嗎？你不渴望擁有健康的身體嗎？」我

的臉上滿是疑惑和心疼，甚至帶著一些憤恨，怨恨這世道的不公和殘忍。 

 

 她依舊是笑著的，她說︰「人們總是渴求很多的東西，而我只思考自己擁有的東

西。你不覺得我擁有的東西多到快溢出來了嗎？我看著鏡子中的自己，幸運的來到了

世界上，我笑了，我實在為自己感到開心，我看著自己的哥哥和父母，他們將我捧在

手心，看著她們能夠開心和快樂，我滿足的笑著。我想著窗外的世界，那天上的雲和

地上的木，它們詳和安逸，所以我總想笑著，人生就這樣經短暫的，不笑著過，難道

哭著過嗎？」 

 

 我看著她喃喃的說著，眼內仍然是一片安然。我時常與她傾訴著，和她說了許多

不同的故事，她總是笑著，安靜的聽著，時不時而像個好奇寶寶似的問著我千百個問

題。我卻也從不像以往那樣面對父母和弟弟時感到煩躁和不耐煩，我一個個的回應

著，嘴角若隱若現的泛出莫名的弧度。 

 

 我快要出院了，而她的病情卻惡化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裡，醫生到來的次數更加

頻密了，而那一天終於還是她了。我慌張的按下她床邊的按鈕，她似乎沒什麼感覺，

我以為她的眼睛會永遠閉上了。似乎她是想到了什麼，掙扎著，在閉上眼的前一秒拉

起我的手，望著窗外已經要成枯枝的樹，說︰「你看那窗外，本來有花兒的，可是現

在凋謝了，但是她還會再開的，這世間所有的東西都不過是一粒塵土，所以你也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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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做一顆開心的塵土啊！」她的眼睛閉上了，我的心彷彿在那瞬間停止了跳動。 

 

 不過是兩年左右的時間，她的模樣竟是已然記不太清楚了，我偶爾看見花兒時，

總想著她說給我的話，對啊「生亦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兩年

間，我總是學著她的樣子微笑著，似乎父母的爭吵變少了，弟弟在眼中也變得可愛了

起來。似乎真的像她那樣變得幸福起來了，思至此，我的眉頭也舒展著，嘴角微微勾

起，總是歡喜和從容。我，也要總是笑著。 

 


